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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密歇根大学的副教授阿曼达·洛茨 (Amanda D. Lotz) 对美国电视的历史做一种立足观众对

内容使用方式的断代, 将之划分为 “电视网时代”、 “多频道切换期” 与 “后电视网时代”; 而其描述的美

国电视 “后电视网时代” 恰恰是由今天的多屏世界通过 VOD 点播、 流媒体播、 iTunes 等一切新的内容获

取方式所构筑的。 尽管这些点滴并不能建构整个 “后电视网时代” 的全部形象, 但却可以用来对 “后电

视网时代” 的内容类型进行三种类型的划分, 从而使我们对中国电视的未来进行可借鉴性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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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的副教授阿曼达·洛茨 (Amanda D. Lotz) 于 2007 年在她的专著 《电视即将被革命》
(Television Will Be Reverutionized) 中基于观众对电视内容的使用方式而首次提出了 “后电视网时代”
的概念。[1] 纵观美国电视史, 电视自其诞生之日起便经历了一段稳定的 “无发展” 历程, 直到插播 30
秒广告 (1952 年) 这种通过二次销售转嫁成本的盈利模式出现, 方才迎来了飞跃式的发展。 毫无疑问,
最早开办电视服务的广播机构 CBS、 ABC 和 NBC 迅速并长期成为了垄断美国电视业的巨 (寡) 头, 以

至于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绝大多数美国人除了这三大电视网之外几乎没见过别的什么频道。 因而,
洛茨将大约 1952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这段时期称为 “电视网时代”。

紧接着, 一股旋风般的技术进步席卷了美国电视业, 新技术———包括遥控器、 磁带录像机和模拟有

线电视系统, 拓展了观众的选择权和控制力; 卫星直播电视和有线电视的普及, 使得任何人 (机构)
可以自办覆盖全国的有线电视频道, 新生的诸如 CNN、 TNT 等有线电视频道, 以及其他一些全新的有

线电视网被添加到观众的内容选项中, 进而动摇了 ABC、 CBS 和 NBC 的主导地位; 还有像 HBO 这样的

付费订购频道, 则提供给观众一种前所未有的、 没有广告的收视模式; 而随着尼尔森个人收视记录仪

的诞生, 用于测量受众的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与此同时, 市场的竞争还产生了新的 (无线) 电视

网, 比如福克斯 (Fox, 1986 年)、 华纳 ( the WB, 1995 年)、 联合派拉蒙 (UPN, 1995 年), 在拓展

电视收视选择的同时, 一大批快速成长的有线电视频道也引诱着观众进一步远离电视网———甚至各大

电视网也不得不去办一些覆盖全国的有线电视频道以抢夺这块显然已经做大了的蛋糕, 比如 NBC—环

球旗下的 USA 频道, 福克斯旗下的 FX 频道等。 这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初的岁月被洛茨

定义为 “多频道切换期”。
而 21 世纪初, 一个新的时代——— “后电视网时代” ———以一种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方式悄然

来临。

一、 今天的 “电视”
2014 年 9 月, 洛茨重写了 70% 的内容之后, 《电视即将被革命》 第二版出版。 电视的变革也已经

从早期少数人的体验转变成能够为更多普通受众所分享, 但是电视产业却在经受着彻底改变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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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痛。 随着各种新的使用方式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主导地位, 并且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分享, 电视的文

化角色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对于研究电视的人来说———不仅仅是我们, 还包括那些试图跟上这股旋风

的人, 以及希望在新商业模式上能够与时俱进的人, 理解这些变化的关系仍然基于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谁在看电视? 电视如何传播观念?
尽管电视业的操作方式正在改变, 但是电视仍然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媒介形式, 仍然是一个被大家

广泛拥有的技术设备, 仍然是一个被许多国家所使用的大众媒体。 然而今天, 随着电视网和频道的大

肆扩张, 再加上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获得内容的方式, 把 “看电视” 作为全社会共享盛会的功能已经大

不如前了。 新技术不仅将 “看电视” 从固定的地点解放出来, 还将电视的使用从家庭属性中解放出来,
使得观众可以自由地选择在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观看自己想看的节目。 另一方面, 相关发行模

式的变化使我们可以在电脑屏幕、 平板电脑和手机上看电视, 而这些不同的播出平台相较于传统模式

而言又创造出更多电视节目的融资模式和盈利模式。 因此, 观众不但拥有了更多可选择的内容, 拥有

了更多机会去选择如何以及何时观看电视节目, 而且还拥有了更多为自己观看的节目买单的方式。 不

知不觉间, 他们居然成为了这种 “自我创造机会” 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电视保持了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显而易见的技术功能, 原则上, 就分享重大的社会事件而言, 它

仍然能够提供 “文化壁炉” 的服务———例如肯尼迪遇刺事件或者 “挑战者” 号爆炸事件, 但是现在美

国的电视观众 (毫无疑问, 中国的观众也一样) 已经很难再被称为 “广大观众朋友” 了, 他们应该被

更准确地理解为不同群体的特定观众。 电视作为一个大众媒介在近十年中被碎片化与细分化的观众群

体所重构, 但是没有一种技术可以取代其向大众 (准确地说是各种各样的观众) 传播信息的功能属性。
尽管宽带传输技术的发展对思想观念的交流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甚至这种技术理论上可以向全世界

的每一个人进行传播,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今天的互联网却使我们更专注于越来越多样化而又越来越

没有什么共性的内容。
这几十年来, 电视已然演变为一个窄众媒体———以独特和孤立的小部分观众为目标———随着其媒介

文化所面临的更广泛的调整, 电视产业的逻辑极大地被改变, 而它作为一个文化机构的运作方式也需

要进行根本性的重估。 2005 年以来, 基于电视 “已经是什么” 的问题, 我们设想了许多条 “电视必然

的发展路径”, 然而, 事实却是, 如今的电视根本没有选择我们假设的道路来走。 今天我们回过头也发

现, 几乎没有什么电视规则能够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保留到 20 世纪 80 年代, 那些规则本身其实也是

根据之前特定的产业、 技术和文化背景变化所得来的结果。 另一方面, 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均是假定

电视的大众媒介本质属性能够一直保持统治地位, 但是, 今天的电视却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电影与媒介研究教授迈克尔·柯廷所言, 已然成为了一个与福特主义原则: “大众生产、 大众营销、 大

众消费” [2] 相背离的存在。 因此, 当前电视产业的规则中所谓 “正常” 的运作方式并不见得在未来还

适用; 相反, 这些规则作为特定的产业、 技术和文化背景的结果, 也并不比那些后来发展出来的规则

更具备天然的合理性。
从历史上看, 技术创新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替代故事———新技术产生, 同时, 将先前的技术纳入其

中。 比如, 从广播到电视的过渡便是如此, 电视几乎完整地吸纳了广播的社会与文化的功能, 而且还

为这种只有声音的 “前辈” 配上了相辅相成的画面。 广播这种被取代的媒体并没有消失, 但必须重新

定位并重新定义主要属性, 以提供给人们更多相对于电视的互补性服务, 而不是强调其竞争性。 问题

是, 今天的我们却可以清楚地发现, 给电视带来威胁的并不是如以往媒介更替般的一个新竞争者, 而

是电视本身———那些试图保持其现有操作方式的一切行为。
过去 20 年间电视发生的改变———无论是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浩如烟海的频道和节目, 还是我们日

益增长的在 “无论何时” 及 “无论何地” 看电视的能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从一个媒体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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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到另一个媒体 (有线电视) 非同寻常的转型, 正如前文所言的从广播到电视的转型。 而且, 电视

仅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整个媒介领域也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演变。 电脑和手机的出现伴随着观众

的体验———特别是手机作为一个高级的口袋屏幕, 更应该被视为 “口袋电脑” 而非 “移动电话”, 电视

恐怕越来越有必要被当作家庭观看行为的 “非物质遗产”。 各种工业、 科技和文化力量已经开始从根本

上重新定义 “电视”, 但十分矛盾的是, 它仍被认为是一个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认同的名为 “电视” 的

实体。
洛茨的命名重新定义了美国电视。 毫无疑问, 通过目前这些变化来重新定义电视的工作在世界上

其他国家也一样在进行。 从一开始, 电视的播放就已经 “润物细无声” 地对一些国家———特别是民族

国家———的国家边界与民族结构以一种技术性的方式进行了侵犯; 但是, 伴随着这些 “侵犯” 同时产

生的严格的国家控制和截然不同的民族经验, 战胜了这种技术的先天属性。[3] 许多不同的国家在他们

的产业构成与制片流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 并且一样也还在使用着这个被称为 “电视” 的东西。
正如两位澳洲的学者格雷姆·特纳和郑金娜①在 2009 年所言, “什么是电视?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哪

里!” [4] 对每个国家而言, 重新定义的具体方式都应该是特殊的, 一如这种重新定义本身便源于跟占主

导地位的产业操作方式 “离婚” 的现实。 然而,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正在经历着向数字传输

的过渡及频道选择和内容选项的扩展; 同时, 今天的电视业又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全球性的 “大鳄” 手

中, 而且他们不遗余力地增加着自己限制观众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及 “用何种方式” 看 “电视

节目” 的能力。 毋庸讳言,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日益全球化, 也已经导致任何电视产业的命运与财富都

必须 (不得不) 超越固有的国家边界。

二、 模糊的断代节点

洛茨在上述的书中进行时间切割的时候, 将时间结点放到了 21 世纪初 (没有确切的时间点), 但

是实事求是地说, 即便是这种并不确切的时间划界仍带有一定程度有意为之的痕迹, 毕竟所有的制片

流程、 制片规则等电视业的方方面面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变化的; 而且, 人们采用这些电视使用的

新技术和新方式也不是同步的。 截止 2005 年底, 对人们获取节目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特别

是数字录像设备 (包括 DVD 播放器) 的使用和全套节目 DVD 的购买, 使得一小部分人能够不用根据各

电视频道线性编排的节目播出表就能够看到电视节目, 这应该是 “后电视网时代” 初期的特点。② 到了

2014 年, 已经有大量的观众不是在客厅里看电视了, 但是互联网、 手机甚至把 DVD 包括在内, 也只是

占了总体收视行为的一小部分。 举个例子, 2013 年第二季度尼尔森的数据显示, 美国观众合计每月观

看时移电视③的时间是 12 小时 35 分, 使用 DVD (含蓝光 DVD) 设备 5 小时 10 分, 用视频游戏机 6 小

时 27 分, 用电脑上网 (未具体用于观看视频内容) 27 小时 21 分, 在互联网上看视频 6 小时 28 分, 用

手机看视频 5 小时 45 分, 总共加起来也只有 63 小时 46 分, 不到观众花在传统电视上的 146 小时 37 分

的一半④。 我们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用 “电视” 来 “看电视”, 而这种变化的规模必定是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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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格雷姆·特纳,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文化研究教授; 郑金娜,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媒介研究助理教授。
2005 年 10 月苹果的 iTunes 作为一种电视内容的发行方式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如果一定要指明 “后电视网时代” 的开

端, 那么此事件恐怕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时移电视 (Timeshifted TV) 是指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可以随意地改变时间线, 进行非线性观看, 比如说观众可以通过

时移菜单进入时移节目列表选择之前漏看的电视节目, 也可以通过在电视直播过程中按遥控器 “后退 / 快进” 键进入时移, 也可以

选择几天前的电视节目。
Nielsen Media Research, “Viewing on Demand: The Cross-Platform Report,” September 2013. 被调查人年龄须在两岁以上, 数

据基于每个媒体总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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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 特别是当更多个性化的行为———比如用 Xbox 等视频游戏设备来看电视———被考虑进来之后, 这

种变化必将导致深远的结果。
即便在今天, 我们依然无法断言大多数观众进入了 “后电视网时代”, 或者所有的产业操作方式都

已经 “完成” 了转型。 不过, “后电视网时代” 占主导的最终态势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产业、 技术与文

化的合流进一步转化为合谋, 从根本上重新定义 “电视” 这个媒介以及电视的经济模式, 进而改变一

系列制度化的规范。 21 世纪初, 美国电视业还是一个全面、 成熟的产业, 但是, 当 “后电视网时代”
的来临变得不可避免的时候, 很多电视业的高管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天塌了”! 的确, 变化的范

围波及整个电视业的所有领域, 再也没有比 “天塌了” 更贴切的解释。 任何单一或简单的原因都不能

启动这个综合性的产业重构, 所以这里既没有任何人可以被责怪, 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中止这种变化。
更进一步, 就断代的时间结点而言, “后电视网时代” 的一个重要预兆发生在 2004 年中期。 因为,

在那个时候, 美国电视业的领导者们说的话已经从倡导努力防止这种变化的发生, 转变为接受这种正

在到来的产业调整。 这种接纳标志着一种转型———从试图给内容产品树立围墙并延缓电视技术应用更

加个性化的可能性, 转向努力使传统的内容提供者能够穿行于各种非线性播出平台之间。① 英国林肯大

学的布赖恩·温斯顿教授在其著作 《媒介技术与社会》 中认为: 纵观媒介技术的发明史, 当前的行业

一定会压制极具潜力的新技术以努力阻止他们破坏既定的经济利益。 不出所料, 温斯顿发现的这个模

式也照样出现在电视行业中, 这种 “随之而来的社会必需品” ———例如为了更好地实现控制电视内容

的愿望, 发明家创造了能提供显著新功能的技术 (比如数字录像机), 那些因为新发明而使商业利益受

到威胁的人则会千方百计地寻求打压并限制用户使用这种新技术。[5] 因而, 我们会发现, 许多传统的

做法, 甚至电视业的基本商业模式, 在这种新背景下都运行得十分不理想, 而且电视内容生产过程中

包含的所有要素都可能面临着威胁。 新的操作方式将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如何激励和

控制内容生产的问题也将在产业变革中面临重置。
新技术的功能和消费者对它们的回应迫使 “电视网时代” 的巨头们重新设想自己的业务, 同时,

他们还不得不面对拥有新时代愿景的新竞争对手。 在 “多频道切换期”, 电视产业的重构往往会产生许

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而且, 这些结果有可能还会无方向地随意发展、 野蛮生长。 毫无疑问, 很多行业

内的危机感源于一些强大的企业根本无法预测变化的广度, 进而开发出相应的新商业模式。 而那些统

治了 “电视网时代” 的企业, 觉得他们的业务正同时在多个方面被攻击。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 他们竭

尽所能地扼杀变化, 并且在业务上拒绝一切威胁传统方式的东西。[5] 根深蒂固的 “电视网时代” 的企

业并没有因此过渡到 “后电视网时代”; 相反, 持不同意见的人———比如苹果、 谷歌和 Netflix 等则表明

了业务直接与观众的需求相连, 从而迫使电视产业进一步演变的事实。
跟报纸上那些无休止地宣判电视死亡的 “头条” 相反, 电视并不处在死亡的边缘, 甚至不处于任

何死亡进程中。 尽管各种变化的迹象比比皆是,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这个我们放在客厅中央

的盒子在此生除了 “电视” 之外还能被叫作什么。 整个电视产业的调整不会把我们变成 “屏幕前的土

豆”, 或者带领我们搞 “显示器研究。” 基于我们现有的对电视的理解, 我们已经经历并将继续经历未

来的变化。 我们将继续称呼这个正变得越来越大并成为我们娱乐空间焦点的盒子为 “电视”, 不管需要

有多少设备连接上它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 抑或它们会不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盒子、 或是一块装在墙上

的玻璃平板、 或是一些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技术。 我们甚至可能将几乎所有符合我们使之与电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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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期约束企业行为的例子可以在美国在线 (AOL) 的早期版本中可以看到, 当时只允许付费会员才能访问内容, 而且电

视行业也在十分努力地制止数字录像机的使用。 后来, 美国在线允许任何人获取由广告主支持的内容, 而电视网也允许 iPod 和个

人电脑通过 iTunes 下载自己的节目, 并在线性播出之外提供有限的内容获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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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的视频称之为 “电视”, 即使时光飞逝数十载, 即使我们对着手机屏幕观看, 即使其产生的内容

实体从未在电视上播出却充斥于 Netflix 或亚马逊。 美国电视产业可能会不断变化, 人们观看电视的体

验可能会不断变化, 但我们对这个称之为电视的东西的直观感觉保持不变。 革命正在进行, 但它不会

推翻电视; 视频内容不断增长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 将不断扩大其领地, 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

深刻地嵌入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中。
尽管洛茨为 “后电视网时代” 进行了时间点的切割, 但是究竟什么是 “后电视网时代” 的特征,

当前的我们除了依靠想象之外别无他法, 因为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恐怕将会远远超过目前我们可以做

出的预判。 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用来揭示当前———也就是 “后电视网时代” 初期———的情况, 那便是,
“电视的内容” 和 “电视” 之间已经不再被认为具有 “统一性” 了。 在 21 世纪初, 浩如烟海的电视节

目已经分裂成至少三个不同的实体, 它们分别为电视产业打下了根本不同却又意义深远的商业基础。

三、 三种不同的内容类型

洛茨为定义 “后电视网时代” 而专门界定了一个概念——— “高价值内容” ( prized content) 。 “高价

值内容” 因人而异, 是什么节目内容并不重要, 只是源自某一群体的观众对这一内容的刻意追求。 比

如, 在我国, 《小时代》 这样的视频内容可能对某一群体而言, 便是无论出现在哪个屏幕上都是值得追

求的 “高价值内容”。 而 “高价值内容” 还迫使一些观众跟踪与该内容有关的消息, 比如关注其微博、
微信公众号、 阅读无数其博客和新闻网站等, 想方设法地找出被自己遗漏的视频内容, 进而选择性地

反复观看, 并且愿意为此买单。 而在这个范畴中, 无论是更大范围的观众, 还是更具体的细分观众,
都具备使内容产生价值的功能。 “高价值内容” 是 “后电视网时代” 的现象, 它直接颠覆了电视技术对

电视内容天然的 “自解释性” ———电视网定义线性的播出时间表, 在这条时间轴上安排内容。 换言之,
在电视网占统治地位的播出系统里, 内容没有丝毫的权利。 尽管这些规则不但根深蒂固而且即便在今

天依然坚如磐石, 然而, “后电视网时代” 数字播出的功能可见性, 让 “高价值内容” 可以以更加多种

多样的方式来观看。 看电视的行为, 从在 “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 等待 “规定的电流” 被分割

成 “在任何地方观看单个节目” 的经历, 这种行为上的改变创造了 “高价值内容”! 在过去 15 年中被

“大量观众” 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样本可能包括: 《黑道家族》、 《广告狂人》、 《火线》、 《迷失》、 《白宫

风云》、 《胜利之光》、 《绝命毒师》 和 《唐顿庄园》 等等。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 “大量观众”
可能也仅仅是两三百万的观众, 离传统意义上 “电视网时代” 的所谓 “大众” 相去甚远, 而且这些所

谓的 “高价值内容” 可能根本不会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广泛地激发出同样的热情。 口味不同的观众可能

将包括 《贵妇的真实生活》、 《泽西海岸》、 《鸭子王朝》 等真人秀节目作为同样引人注目的 “高价值内

容”。 这更加突出了 “高价值内容” 不是美学或评价的概念, 进而根据电视节目的特点来进行评估, 而

恰恰是由观众的渴望程度来区分的。 另一方面, 对 “高价值内容” 来说, 最大的影响是中断, 比如在

播出的时候被商业广告中断, 抑或是被传统的每周一期的播出方式所中断。 这种 “中断” ———而数字

播出方式就可以消除或减少它———直接成为洛茨划分为 “电视网时代” 和 “后电视网时代” 的一个决

定性的区别。[6] 播放 VOD (视频点播) 和 DVR (数字录像机) 视频使用初步数据显示, 这些设备最主

要的用途是看电视剧。 毫无疑问, 就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对很多观众来说是一种特别希望拥有且不同

于被传统电视所限定的体验。[7] 就观众而言, 对观看方式进行控制的欲望和有机会回看的方式拓展了

非传统的电视经济模式, 比如他们可以因此直接为该内容进行交易付款, 而不是订购某个收费频道。
第二种不同的类型的内容是 “现场直播体育与竞赛。” 事实上, 体育赛事的直播实在无法跟新时代

产生关联———甚至可以追溯到广播节目诞生之初———但是它在 “多频道切换期” 呈现出与其他节目类

型完全不同的气质使我们不得不将其单列出来进行探讨。 体育直播, 以及电视直播的竞赛, 比如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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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偶像》 或 《与星共舞》, 抵抗着 “后电视网时代” 的所有技术路径和播出方式, 让观众从残留的收

视规则和经济策略中选择自己来中断 “高价值内容”。 正如对待 “高价值内容” 那样, 观众将作为

“特殊追求的内容” 的重要比赛置于 “高价值” 的位置, 但充分享受这些内容的特点却在于对时间特殊

的敏感性要求———必须是直播或者近似直播。 大多数比赛的形式天然具备可中断性 (比如足球的中场

休息、 篮球的暂停等), 这也就使得体育节目可以抵抗数字播出中 “跳过广告” 或 “非法下载” 等危

害其他节目类型经济模式的技术。① 因此, 体育和竞赛最完好地保持了电视广告的传统机制, 并能够继

续支持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 也为赞助商和品牌推广提供了看似无尽的机遇。 体育节目恰恰是讨论电

视未来时经常会被提到的话题, 由于电视转播权持有者索取的费用日益增加, 使得这个问题也变得越

来越严重, 进而威胁到节目制作成本的平衡。 毫无疑问, 这些成本最终全都会转嫁到观众头上———无论

他们看不看体育———圣福德·伯恩斯坦投资公司 (Sanford C. Bernstein & Company) 在 2013 年发布的研

究显示, 有线电视订购用户中直播体育赛事占有 20% 的观看量, 但是却耗费其订购费用的 50% 。[8] 记

者德里克·汤普森敏锐地捕捉到了电视转播体育中成本与观众需求之间的两难境地, 他断言, “没有体

育直播, 电视业就会土崩瓦解; 而正是因为体育直播, 电视业才会土崩瓦解!” [9] 今天, 电视直播体育

的价值还在不断增加, 毕竟几乎没有其他节目能够在约定时间继续凝聚大范围的观众前来观看, 而且

他们还能够对其中的广告保持耐心。 但是, 当讨论 “电视” 的未来时, 我们必须说明, “直播体育与竞

赛” 对部分观众来说确实是一种 “高价值内容”, 但是基于前面所谈到的 “高价值节目” 的特征, 则

又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最后一种类型是 “线性内容”, 也就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普通旧电视节目播出形式。 就在不久之前,

所有的电视都是线性的。 跟体育比赛一样, 线性内容看的也是直播, 但是比大多数体育比赛的观看意

愿要小得多。 新时代观看动机不在于看特定的内容, 而是一种对陪伴、 消遣或娱乐的渴望。 换言之,
观众的注意力未见得集中在内容上。 线性电视可能就是当你晚上在家的时候坐下来看看电视里正在演

什么, 也可能是你正在为出门上班做准备的时候播出的晨间谈话节目, 还可能是你正在准备晚餐的时

候播出的晚间新闻节目。 根据定义, 线性内容是不可 “时移” 的, 所以广告的既定模式仍然有效———
如果 “有效” 的定义还可以包括观众只是随便看看, 以至于根本无法清楚地了解节目内容更别说其中

插播的广告信息的话。
对电视进行如此分类是为了解释特定类型的电视内容, 并假设当未来电视经济模式来临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内容类型而提出不同的商业要求。 这三种分类一定不能包含所有的收视行为, 而

且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可以想象出符合当前多个类别特征的许多例子。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当我们

开始讨论电视的收视行为时, 应该基于更大程度的特异性, 随着观众对自身观看行为的控制能力不断

增强, 整个电视产业的规则正在因此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所以, 承认由 “后电视网时代” 传输技术

和播出平台的变化所导致的不同属性, 有助于我们做好跟电视的现在与未来进行更复杂对话的准备。
尽管破坏传统操作方式的行为已经发生了———例如苹果 iTunes 从 2005 年开始分集销售电视剧, 或者

Netflix 从 2010 年开始进一步丰富自己基于用户订购需求的产品种类。 但是, 确定今天具备电视特征的

内容范畴, 能够让我们明白, 真正阻碍电视发展的恰恰是这些各式各样的 “传统” 规则, 而不是 “电

视” 本身。

四、 结 　 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按照洛茨的界定, 中国电视的 “多频道切换期” 某种程度上与数字电视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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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实也无法幸免。 当诸如地理隔断和时差问题等妨碍球迷们看比赛的时候, 人为限制内容非法获取的问题便迅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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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几乎同步到来, 毕竟之前模拟有线电视还甚少能够开出像美国的 HBO 这样通过订购实现其商业模式

的花朵。 更重要的是, 基于这种观众使用内容方式的视角, 中国的 “后电视网时代” 几乎也是和 “多

频道切换期” 混合到来, 各大电视台一方面面临着 “如果努力拓展频道资源、 研发新节目内容就会失

去广告商” 的困境, 而另一方面却又面临着 “如果不开发新媒体播出平台, 就一定会被无情淘汰” 的

现实。 同时, 中国互联网用户长期形成的免费使用习惯, 使得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付费下载、 付费点播

变得不那么行得通, 并且由于版权保护的乏力, 更使得中国互联网上的免费视频资源令美国人艳羡不

已。 但是, 无论我们如何描述这种区别, 都阻挡不了这股新媒体浪潮的冲击。 诚然, 我们还没有为中

国电视的这个新时代准备好合适的命名, 可是美国的 “后电视网时代”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镜像,
以使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反观自身。

中国电视的今天跟美国电视很像, 18—35 岁的年轻中国人几乎彻底扬弃了线性的观看方式, 而维

系电视台传统商业模式的却是黄金时间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国产电视剧。 除了被观众认可的 “高价值

内容” 之外, 各大电视台最吸引人的也只能是 《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 等 “体育直播与竞赛” 类

的真人秀节目。 而中国电视今天所面临的窘境比起美国电视来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的年轻人有

着比美国年轻人更快的生活节奏, 也更缺乏耐心, 同时也更认可互联网提供的无穷无尽的资源———无

论是 VOD、 流媒体以及基于此开发的各种被广电总局 “封杀” 的 “盒子”; 而盗版视频的非法下载更

是为中国打造了一支举世无双且无私奉献的队伍———字幕组。 这些, 都是美国观众无法想象并且也无

法理解的, 但恰恰是这种对版权 (传统商业模式) 的无视使得中国电视在互联网时代不得不进行更大

胆的创新, 也恰恰是中国电视用户的这种 “互联网” 思维, 使得创新的步伐必须比别的国家快一点再

快一点。 因此, 在美国学术界争论着他们的电视是否已彻底进入 “后电视网时代” 的时候, 我们反倒

有信心认为中国或许更有可能彻底地拥抱这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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